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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疾病战胜了恶魔

年间，美洲大陆的年起的自 土著人口从 亿

万锐 万 年墨西 万，而哥的人口有减到大约

。仅就北美地年时已不足 区而言，在与欧洲人接触万人 时期

至万，而截止 万年仅有 印第安后裔人口总数为

幸存下来。

与人们普遍相信的看法不同，美洲印第安人内部的战争在欧

洲人到来之前并不多见，也并非是这场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最庞大

此章不应被视作是对首批到达美洲土地的欧洲移民进行宽恕的一次

尝试。他们对土著民族犯下了种种肉体上、道义上和精神上的罪行，其中的一

些至今仍在这块大陆上仅存的“野蛮”地带肆虐着 这里要表达的关键意思在

于，若非这些新来的欧洲人带来了尽管也危及了自身的病菌，使他们获得了

一定的优势，土著民族本该有机会适应这一意识形态和政治震荡，它所能造

成的破坏也就不至于那么严重了。另外，这样一种假设也对欧洲人到达“新世

界”的动机提出了疑问；因为，如果欧洲人不是与自然界的生命力量分隔过于

久远，他们大概本不该染上最终导致其离开故土的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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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缩减的原因，而恰恰是它的结果。这场“美洲大灾变”的最重

。要的原因是那些新来的人带来的传染病 美洲人口统计学家伍

博拉 年写道“：‘新世界’的人们以及其后大洋洲的人德罗

们，由于生活在一种完全或接近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在短短几十年

里承受了疾病造成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本该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他

们在极短时期内遭受了一系列打击，这些后果对欧洲和远东来说

需要几千年才能消化 。”得完

年，北美洲所经历的对人类、动物、植物的数量到 及其自

年了。 年来然地貌持续不断的破坏就要满 ，那些携带了病

菌的人和那些几乎被病菌毁灭殆尽的人们都在为此而受审。据我

所知，那些病菌却从未受到审判，然而这样一个一举两得的审判过

程，效果可能是极好的。

首先，就生态意识而言，人类正在寻求建立一种研究机制，去

了解为什么如此丰富的一个细菌文化存在于两个世界中的一个，

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却踪迹全无。这一研究成果可以使我们重新找

到规范人与自然健康关系的法则。它还可以在人们忘记这些法则

时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破裂的原因（和结果）。通过

研究美洲的精神实质，也使我们学到一种对生命和宇宙全新的观

念。

其次，就寻找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而言，让细菌而不是它的携带

者受审，对于除去只不过是这些病原体牺牲品的人们所负有的罪

责是大有裨益的。自从一开始接触，病菌携带者和被感染者便都苦

于无法认清谁是他们所陷入的巨大灾难的元凶；也无法认识到这

种局面，不仅会使犯罪方受到起诉，而且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能够共

同为人类思想的转变做出努力。直到目前，生态政治的推断尚不完

整，这是由于可能具有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的地球居民 “新大

陆土著人” 仍一贯地被排除在外。我们必须紧密依靠人类团结

的力量，与那些曾使 世界”居民变成罪犯，又让“新世界”居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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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牺牲品的病菌做斗争。既然人类 进而从社会意义从逻辑上

上讲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统一体，那么如果我们准备建设一个负

责任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开始反思是什么造成并仍在导致社会和

“旧世界”和欧生态状况的退化。这一问题对 裔美洲人来说特别严

重，而在“新世界”的文明中却显然没有存在的迹象。因为我们都有

力量和义务来帮助我们的人类同胞们生存下去，所以研究创造性

的美洲哲学可以将那些有心人置于即将到来的社会科学重大发现

的前沿。让我们简要谈谈在这一历史预见的倡导下，进行解脱罪责

工作的过程。

美洲印第安人总是讲，为了达到理智，一个人必须以幽默和尊

重来面对情感。为了赢得某人的信任和合作，或者安抚他人以使他

“很们参与一个共同目标的实现， 有必要首先（与这些人）进行感情

交流，振作起精神才能（一起）坐下来（把事情）考虑清楚 。”东北

地区的土著人，尤其是温达特 易洛魁人在演说或谈判开始

时，几乎毫无例外地（互相）送上几串贝壳串珠，这种做法意在“让

理智归位 。”

年来，美洲印第安人和白人只是时不时地交流一下感情，

而且往往是敷衍塞责。强权政府所确定的社会利益从未允许他们

做出更大的努力。分割就是铁一样地统治方法，因而在过去，通过

灌输负罪感或是优越感、预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制造和保

持头脑混乱来说就是十分必要的。

当牺牲品变成了罪犯

在美洲印第安人内部以及他们与欧裔美洲人之间，曾经策动

温达特（ 是休伦易洛魁人和伊利易洛魁人投靠威斯
康辛阿尔衮琴人之后的称呼。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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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次战争，这些冲突很大程度上被用来掩盖了传染病所造成的

人口缩减的灾难。人们不是去描述病原体让我们陷入的绝境，以寻

求不同文化间的和解，而是借助于讲述印第安人，特别是易洛魁

人，每年灭绝多少个其它印第安民族，来证明（白人）夺取土地的正

拉格诺神 年的《关系》一书中写道：确性。保罗 父在

我们沿 海里长的航线行进着，在敌人的家园里时着大约

无论在哪儿，易洛魁人都是最可怕的，到处刻都要提高警惕，

都是他们残暴的印证、或是奸诈的形迹。在航线一侧我们过去考察

过的一个地区，我 年 到前大概有 万人。而今，一切记得

都荡然无存了。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岸边，但后来海岸上洒满了

我们这些基督徒的鲜血⋯⋯天哪，那些邪恶的易洛魁人怎么可以

把所有这些地区都变成废墟⋯⋯我们唯一的慰籍是，基督徒的性

命可以换取他们成为真正上帝子民的资格 。

然而白人和红皮肤的这类人都很清楚，印第安美洲人人口的

迅速灭绝有一个更为重要 拉的原因。 年耶稣会会士杰罗姆

勒芒写道：

他们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秘密研究一下这疾病了（因为他

们相信它是个魔鬼），只有我们自己仍然健康并充满活力，可我们

持续不断地呼吸到的只是受到（病菌）污染的空气， 整天呆在

臭气熏天的病人们的身旁，每个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我们无疑是遇

上了麻烦，因为我们无论在哪里驻足，死亡和疾病都与我们形影相

随⋯⋯

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这些可怜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一

切的发生太频繁了，人们上百次地提到，我们在哪儿最受欢迎，在

哪儿施洗礼最多，事实上那里的人便死得最多；相反，哪儿的小屋

拒绝我们进入，尽管那里的人有时也会病入膏育，但过些日子之后

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又都活蹦乱跳地痊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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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善良的牧师又写道，感谢神圣的天意照示于这些疾病之

中：“我们将在天国里见到这秘密，但会更加崇拜上帝在其中做出

。的审判 ”

我们不难发现传教士、耶稣会会士和其他一些人也成了他们

无意间帮助传入的病原体的牺牲品，他们这种天真的态度是一种

对肉体与精神平衡法则无所顾忌的文明的产物。是疾病而不是传

教士战胜了恶魔，美 创世 成了这恶的崇拜者洲印第安人

魔粗暴而快乐的奴隶。

来自克拉玛 年写道：的印第安人“升起的红太阳”斯族

“罪孽被正确地诠释为违反了自然法则，因而，人类暴露在自然界

的破坏力之下，或者也可称之为‘撒旦’，一大批可以致命的疾病以

折磨人的形式接踵而至。北美土著民族无辜地受到白人违反自然

法则所导致的灾祸的折磨，这便是我们回顾近代北美洲历史时要

面对的残酷事实 。”

结 论

这一历史观念使以往受到压抑的情感得以松驰成为可能。那

种受到抑制的情感阻止了各文化中的人们表达同情和尊重，只是

培植了负罪感和仇恨，并让每个人无法看到自己的责任所在。

当贝壳串珠被赠与所有为历史所触及的人们 赠与了全人

类 要么擦去了挡住他们视线的泪水，使他们的呼吸变得平稳、

耳朵恢复了聪敏，要么为相互会面铺平了道路，直到美好的生活照

亮了每个人的眼睛，理智在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归复原位”，这时我

们便能认真听取并理解美洲印第安人自述史了。

克拉玛斯（ 西南俄勒罔印第安部族名，由于居住在克拉玛斯
湖北部，亦称“湖上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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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圣贤海哈卡 萨帕的说法，凡印第安人所为，皆以苏族

环形方式完成。这是因为宇宙天体运行均依据环形轨道，同时万物

形态无不趋近圆形：

古时候，我们是一个强大、幸福的民族，所有力量都来自我们

民族的神圣圈。只要这个圈保持完整，人民就能繁荣昌盛。鲜花盛

开的树木是圆圈的生命中心。圈的四个方位向它供应养分。东方

给予和平与光明，南方送来温暖，西方带来雨水，北方伴着它的寒

冷和强风奉上力量和韧性。外部世界（超验世界、宇宙）向我们传递

了这些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也就产生出我们的宗教。宇宙力量所完

苏族（ ，亦称达科他人（ ）是居住在加拿
大南部、美国北部的印第安人，主要由桑蒂（ 、坦顿（ 、东达科
他（ ）和扬克顿（ ）四个部落组成，性格剽悍、英勇善
战 。 译者注

第二章

神 圣 生 命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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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每一项业绩均以圆圈形式出现。天空是环形的，我听说地球也

像球一样圆，星球也是圆的。风在刮到最强劲的时候就会打旋。鸟

筑巢时也采用环形，因为它们和我们有着相同的宗教⋯⋯我们的

小屋就像鸟巢那帐篷 样，也是环形的，并总是呈环状分布 这

是民族之环，一个由许多小巢筑就的大巢“，伟大的精灵”指引我们

到这里来养育我们的子孙 。

在神圣生命圈中，一切生灵，物质的或是非物质的，都是平等

和相互依存的，这一观念贯穿于美洲印第安人对生命和宇宙的整

个认识之中。

每一种生命形式，物质的或非物质的，都要求美洲印第安人加

以尊重，并且要自觉地认识一种秩序，对人类头脑来说这秩序虽不

可理解，但它却是无限完美的。这种秩序被称做“伟大的奥秘”。对

于传统的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只要以含蓄和崇拜的情感去认识构

成神圣生命圈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存在、它们扮演的角色及其各自

的力量，生命就找到了自身的意义。美洲印第安人的天性就是尽力

尊重存在于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的神圣特性。

就人类关系而论，美洲印第安人亦持同样观点：所有的人都是

神圣的，因为他们都是“伟大奥秘”意志的体现。这样我们大家就都

具备了自己的神圣见解，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在生命过程中必须找

到的一种独特力量，这种力量使“伟大精灵”的见解得以实现，而我

们自己仅仅是“伟大精灵”的表现形式。因此，每个男人和女人都通

过同宇宙“伟大力量”的独特关系找到了他或她个人的重要性。在

一个有组织的思想体系里，如果个人处于从属地位，宗教或政治意

识形态就没有为人类和物质利益服务的余地。一位奥吉布韦族医

师对他的传统深怀敬意，他简单明了地指出：“一个人的责任就是

帐篷 是美洲印第安人用树皮、兽皮等制成的圆锥形帐
篷， ）来自达科他语，意为居住的地方。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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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伟大的精灵而 ”。工作

人类有义务去发掘他们自身的见解，自身的价值，自身的宗

教；妇女由于具有特殊的自我净化能力，因而比男人更容易认识自

己的见解。由于认识到人类必须帮助维护所有生命之间的神圣关

系“，新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们指令自己奉行一种哲学，即决不让其

它生命的存在和生存，特别是动植物的存在和生存受到威胁。他们

承认和遵守法规，决不危害其它生物的自由。这样也就确保了他们

最珍贵的财富，这就是他们自身的自由。多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的

多独立靠得是他们有能力取得无比丰富的食物。亨利 宾斯提

供了一份有关佛罗里达大西洋沿岸土著人和食物来源的令人吃惊

的细微描述，勾画出他所说的“土著美洲人失去的乐 ”。园

美洲印第安人原本居住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之中，在那里每个

人的精神特性得到承认和尊重。对于一个行将进入成年期的男子

来说，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莫过于解开他自己精髓之谜 也就

是他的见解之谜 这通常要借助于适当的演绎和祭典仪式。奥

吉布韦族人种学家巴兹尔 约翰斯顿阐述了有关土著美洲人探求

和取得见解的重大意义。

创造，具体说就是完成基奇 曼尼托 （伟大的力量）的见解

⋯⋯每个存在物，无论是植物、动物或是岩石都是自然的合成物

（物质的和非物质的 ⋯而基奇 曼尼托仅对世间男女赋予取

得见解的资格；只有男人被责令对见解进行探求，并且能熬过它

的考验。⋯⋯见解能提供强大的自我理解感和对命运的了解；它

还产生独特的价值感和个人自由理念。见解，当它确实到来之际，

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灵魂的成熟的表现。由于它来自个人的

基奇 ）在阿尔衮琴语中意为“伟大的神灵”或
” ““伟大的力量”。 ”或“

译者注

曼尼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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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和造物主的恩典，其它任何人对它都无法参与。不存在对见

解探求的干涉⋯⋯见解，当它确实到来之际，它标记着探求的高

峰和一个新的生命形式 在道德范畴内一个男人或女的开始

人的所做所为不再是孤立的缺乏意义的行为。对于生活来说，有

了行动目标；即完成见解的意义。“得不到见解非好汉”这句格言

对他不再有用了。随着见解的到来，存在有了生气⋯⋯由见解规

定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正是通过这种模式人类获得了完

美、尊严、和平、忠贞和智慧 。

在神圣生命圈里，虽然人类负有特殊责任，但同其它生物仍处

于平等位置。神圣生命圈分四个方位。在美洲“四”是个神圣的数

字。世上有四个神圣的方向，四种神圣的颜色，四种人种，每个人种

都有自己的见解，还有人生四个阶段（少年、成年、老年，然后又返

老还童）。一年有四季，一天有四个时辰，这些都是神圣的。因此生

命圈运行于四种运动的大循环之中。

美洲印第安宗教主持人举行神圣祭典仪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净

化和涤罪。他们同所有那些时辰和运动对话，当他们完成了整个大

循环之后便说上一句“；凡苍莽大地皆同我攸攸相关”，这样就确识

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共同的和平见解。

美洲印第安人历史的独创性

美洲以外的大陆都是相联的（澳大利亚除外），而美洲大陆从

外形上看独立于世界之外。旧大陆的各民族总是以相对共生的方

式进行演进，他们几乎以各种方式（经济的、文化的、生物的等等）

相互影响。反之，在同欧洲进行正式接触之前“，新世界”几乎完全

与世隔绝，因而有办法保存有自身特色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按照

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来发展，这种意识形态和观念同激励和推

动欧洲人以及随他们来到美洲的其它民族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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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相反。 布林顿写道“：由于他加里森年人种学家丹尼尔

这种〔美洲土著人〕从来没经历过那些血缘上和文化上的交合

他以交合总的说来调节和推动了旧大陆的各民族的增长 自己

的方式拟定了自己的命运。而他所得到的是超过一般意义的所有

权 。”

该作者还指出，在那几千年同外界影响隔绝的年代里，美洲大

陆变成了令人惊讶的近亲语言“地区”。

从“冰冻（北冰）洋”到“火烧地”，土著方言虽然用词有所不

同，但其结构特点是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它同我们

的语言（英语）差别如此之大，以致难以对其进行阐述 语言学家

称其为多词素综合型语言⋯。这种语言寻求以最深入的形式将所

有的关系词和修饰词同主要观念联系在一起。它通过改变不同词

的自身形式，将它们熔合在一个词之中，并排除其它任何外围概

念 。

拉瓦尔大学语言 马丁认为这种突出的特性仍为学家皮埃尔

现代语言学家所承认。

它似乎揭示了所有土著美洲文化的普遍存在；进而帮助说明

美洲哲学的根本一致性，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在美洲没有宗教和经

济大战。对美洲印地安人来说生命是环形的，生命圈产生生物的能

量。生命只不过是众多生物关系间的一个大链条。人类仅能获取

疏导和传播能量（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权利。皮埃尔 克拉斯特里

斯在他写的《同国家对抗的社会》中报导了弗朗西斯 赫克斯科在

南美印第安人那里观察到的现象：“首领的角色就是要慷慨大方，

并且有求必应。在有些印第安部落里，人们都承认首领财产少于众

人的财产，并且衣着打扮最寒酸。多余财产均以礼物形式献出。”克

拉斯特里斯继续写道“：克劳德 利瓦伊 斯特劳斯所叙述的纳



第 11 页

的情况亦完全雷同⋯⋯姆比克瓦拉人 没有必要再举更多的例

证，印第 贪婪和权利都安人和首领的关系在整个大陆都是一致的

是不可容忍的；要当首领，你就必须慷慨大方。

美洲印第安人对生命和生物的互补特性崇敬之至，因为生命

都是“伟大奥秘”的表现形式。他们绝不想断言自身比其它生物更

优越。他们甚至不曾驯化动物，因为动物也像人类一样具有灵感和

加自由。美洲印第安人也不进行盘剥。丹尼尔 里森 布林顿进

尔观察到“由于生活简易，整个美洲不存在放牧生活，没有任何得

力证据说明有过放牧民族，没有为了挤奶而驯养的动物，也很少有

为了食肉而驯养的动物。

特有的美洲生态约束

当然，美洲印第安人不会由于他们大陆的经历而受到称赞 文

明只不过是地球命运在一系列演变后的产物，我们共同的栖息地

的塑造受到了气候和地理的制约（如相互间的接近程度或隔绝状

态）。事情往往是这样：当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试图解释人类社会

进化的起源时，往往将群居解释为社会的原始形态。但是对这一演

变阶段的浮浅描写显示出现代人早已忘记了智力手段和精神手段

的概念。本来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概念保存一个有关他们的过去和

他们自身人性的有尊严的形象。更有甚者，由于受到有关物质进化

虚伪说教的蒙蔽，他们一直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在所“发现”的美洲

所遇到的精神遗产是一种他们自己在“旧大陆”的某一时期本应保

存的一笔精神遗产。他们失去了这笔遗产是由于受到了导致他们

目前这种文明类型的约束。

而对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当他们发现白种人在他们大陆上

纳姆比克瓦拉（ 是南美洲一个部落名。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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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失落时，他们就“海龟背上的伟大岛屿” 更充分地占

有了前面提到的精神礼物。根据伟大生命圈的运行规律，财产和财

富都自由分发。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因为美洲印第安人的道德观

比欧洲人的 美洲独特的地貌道德观更伟大。还因为自然背景

制约

年当那些饥饿的、受到惊于是，所有第一手资料都表明，

吓的、褊狭的人们登陆之际，他们得到的是尊重和人道。他们发现

此地充满和谐、自由和宽容，以致众多人离开旧大陆家园来到美洲

新大陆。

印第安人虽然严重受到那些灰色来客带来的战争和疾病的威

胁，但他们相信生存只有“生命主宰”进行安排，而没有对厄运予以

反抗。他们只有在极其必要时才进行自卫。印第安人对“战争艺

术”虽说无知，但对和平艺术却无限通晓。他们义无返顾地、慷慨地

承担起“将白人美 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帮助这个新洲化”的任务，

生儿发掘他们刚刚找到的“母亲大地”的精髓和原始智慧而不遗余力。

美洲印第安人关于创世的见解

所有美洲印第安人都崇敬“伟大的精神”“、伟大的奥秘”“、伟

大的力量”“、至尊的上苍”“、生命的主宰”，印第安人称他们为“父

亲”或“祖父”，并非想将造物主男性化，而是要提供一种最强有力

的创造力和保护力，亦即万物和通力之源泉。

更具体地说，所有美洲印第安人都把地球称作他们的母亲。地

球同他们自身一样，由身体、头脑和灵魂组成。支配地球的灵魂和

海龟背上的伟大岛屿 ，根据印

第安传说，温达特人认为地球是一位来自天国名叫安坦茨克的妇女所创造。

“伟大的海龟”将她驮到背上，并命令其它动物从海底挖土洒向四方，这位妇

女连同她刚生下的两个儿子就为人类建造了“大地”。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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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命都是阴柔性的。温达特人认为地球是一位来自天国名叫

安坦茨克的妇女的创造的“。伟大海龟”将她驮到背上，并命令动物

们从海底挖出少量土壤来，向周围泼洒。这位妇女连同她刚生下的

两个儿子就为人类建造并安排了“大地”。这两个儿子竟相提出他

们个人对人类生活模式的见解：一个好心地认为人类生活应当舒

适，而另一个则为生活设置障碍和危险。于是这位母亲进行了平

衡，使得人类世界变得像目前这样一块美丽有序的地方，但也是个

有着严峻考验的地方。这种考验是人类生存的部分条件，它鼓励同

情和怜悯，这是人类道德生活的一项根本尺度。

美洲印第安人认为，妇女代表理智。她们能教育男人，指导未

来和预测社会需求。男人承认女人身上存在着生命的原始力量和

了解其法则的能力。就社会的组织和导向来说，赋予女人的角色在

某种意义上要比男人来的优越。这在女族长制的美洲印第安社会

中是再明显不过了，但在所谓“父系社会”包括大多数游牧社会里

同样也是真实的。在建立反映家长制机构时上述优势又必须遵守

这是由于在寻找性命攸关的物质和精神必需父子相传的顺序

但这绝非是真品方面男人扮演着优越的角色 正的父系社会的

特征，而只是说明存在一种阳刚力量的外向型表现而已。（由于人

类生长在地球上）对生活必需品的直接依赖，加强了他们同地球的

接近感。可以认为，美洲游牧民族的大多数在对世界的思想意识和

精神概念方面的认识上都是母权社会的。

游牧民族的文化同温达特一易洛魁文化不同。温达特一易洛

魁文化具有自身的农业和贸易力量，而游牧社会的成员不得不停

留在一个同地球和它的子孙们 动物、植物等的更纯洁、亲密和

谐的关系上。游牧民族比半定居的民族同他们母亲 地球的联

系更紧密。他们的文化以轻柔为中心，从任何角度来看它都需要一

个最理想的和谐。他们的高度复杂的意识形态对宇宙的力量更敏

感。他们同其它接近自然的人们一样，聪敏、爱好和平，但是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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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典型化。

母权制社会

约翰 雅洛比 巴霍芬曾经描写过女族长制，或如他所说的

他认为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阶段，如果有“女人当政” 所背离则会

产生失衡“：我们前面讲过‘女人当政’犹如历史的诗篇；我们可以

认为它代表了一个直观世俗及宗教萌发的阶段。这是个虔敬的时

代，迷信的时代，聪明中庸的时代和公正的时代。由同一原则萌生

的这些品质都毫无例外的，以惊人的一致性产生于女人当政的民

族。这要归因于他们的古代先人。

由于包容于伟大生命圈之中，美洲印第安社会很少是以父亲

为中心的。为了支持史前印第安人流行母系社会的论点，某些作者

试图在流行病使人口骤减后在同化过程和母系制的侵蚀之间建立

一个紧密的 克雷奇三世争辩说：联系。历史学家谢泼德

来自北阿萨巴斯克以外的比较数据暗示，在同化压力强度和

两代人之间母系传代原则消失之间有着相当精确的联系 由婚后

新居住地代替婚后在女方居住的现象也在这一时间段内发生。

个社会里被同化程度深的成员比被同化较浅的成员可能

更会放弃有利于世代母系社会的各种活动、母系社会的思想体

系；换句话说，被同化较深的成员可能对传统活动不感兴趣。

巴霍芬写道：在母权社会里，在父权社会的胜利破坏了群众的

均质性，并且用前后一致分类代替了混乱的千篇一律以前“所有男

人都被视为兄弟，所有妇女都被视为姐妹。当时自由和平等是所谓

母权社会文明的典型特征；同样的，对陌生人善报并防止任何形式

的限制亦是当时的社会特征。

按美洲印第安母权社会论者的观点，父系演变理论，无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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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怎样的提炼或理智化，大不了也就是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和我们称之为“男子中心论”的辩解。它原本是在一个对自然的错

误的观念下定义的，这种观念将男人置于创造中心的位置而忽略

了非人类生命（主要是非阳刚物），在同生命平衡的关系中，他们都

是特殊的灵性和均等物。

今日妇女渴望找回“她们昔日不屈不挠的影响力并能再发现

通向大自然的真正路径，而抛弃那虚假的，传统的带存男人标记货

此妇女可在美洲印第安妇女色。” 身上找到她最有力的灵感。正

是一位耶稣会会士，拉菲陶神父，当他观察构成易洛魁社会基础的

母系中心机制时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民主美洲思想的核心。这种

核心代表了美洲印第安社会的显著 年的社会均衡的关键。在

说到易洛魁妇女时他说道：

“再没有比妇女的优越性更真实的东西了 是她们维系着部

落的存在、血统的高尚、家谱树的代序以及家族的延续。在她们身

上体现着所有真正的权威：土地、田野和所有属于她们的收成；她

们是议会的灵魂，和平和战争的仲裁人；她们管理税收和公共财

富；奴仆托付她们管理；婚嫁由她们安排，儿童由她们管教；继承

顺序建立在她们的血统上。而男人正好相反，完全处于孤立位置，

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管自己的状态 他们来说都是些陌生人。

在有关欧洲和美洲印第安人妇女法的不同观念方面，这位到

休伦和易洛魁地区的传教士注意到，在这两个民族里，男人必须向

他要娶之为妻的女方家提供一大批礼物。

丈夫向女方家提交的礼物是真正由他购买的精品，也是联姻

的法宝。

不同的是（同罗马人礼习俗的区别），这里是丈夫提供财礼，

而在罗马人那里则由妻子提供，通常是交付三枚特制的硬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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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财礼的象征。这些差别的道理是，对咱们印第安人来说，妻子是

家庭主妇，不走出她们自己的家园，而对罗马人来说，她们走进丈

夫管辖区，因而他们不得不购买进入一个家庭当母亲的权利。

在母系中心社会中对待妇女地位问题上的差别反映在了对埋

藏在“母系大地”中的人类手足之情的认定。非土著作家至今仍时

常忽视这种基本文化差异。反之，他们总是倾向于将美洲印第安社

会，特别是守猎社会描绘为更为堂皇的男人统治的社会，而实际情

况并非如此。巴霍芬进一步阐述他关于母系社会的理论，同以严酷

和道德混乱为特点的父系社会相比，母系社会则显示出她的有序、

温柔和宽厚。

对具有繁殖性能的母道的崇敬屈从于性欢快。性行为对男人

来说是为了乐趣，而对女人来说是通过忍耐而承担的神圣的传宗

接代责任。在她的势力范围内，保存种属繁衍一直是压倒一切的

头等大事。这是由一种由贞洁作为必要条件的道德力量强加给她

的 男人可以放荡不羁，自行其事，而且将这种无节制视为自然法

则以满足其私欲，这种兽性的强制感由于他们更强有力的肌肉而

加强了 性行为的这种矛盾的两重性是不容置疑的。在当今人们

的言行中还是非常明显的 男人支配地位慢慢地注入了我们的文

明之中和腐蚀、吸干生命源泉的腐败的道德观之中，从而将幸福

降低到最低下快乐的形式。阳性座右铭仍然是：战争和情欲，阴性

座右铭则为：节制力和和平。

美洲印第安妇女的“高位”并非像某些作家所说的“是出自对

部落经济组织的控制 ”。母权中心论者认为在这些社会里妇女

“高位”是来自对妇女天资的充分认识，这种认识注入到她所教育

的男人，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必须懂得去维系生命核心存在关系的

社会及人类美德。朱迪思 布朗常说，妇女不会通过她们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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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去控 造物主）”按自然法制任何事物；她们通过“天地万物

则和自然直觉来行事。巴霍芬观察到，男人不具备教育的天资“：女

人正是通过对子女的养育，而不是男人，学会了如何超越自私的狭

隘界限，展示对其它生命的牵挂，努力保留和肯定其它生命的存

在。

当男人处于支 这本身就背离于自然 男人只配地位时

能选择物质财富，因为他缺少妇女对生命价值的亲昵了解。他将能

力建立在兽力基础上。但是妇女自然地选择和平和稳定，她的力量

是建基于对内部力量教育的基础之上（对于见解的探求）。妇女的

考虑是长远的，出自对人性的关心；男人的考虑是短暂的，是由个

人或民族骄傲 发的。

属于母权社会的自然人，将他的种子托付给妇女，由妇女对其

进行怀胎、滋养和教育，男人用善良、人道和感恩来喜悦地执行保

护者的角色。长时期以来，女权社会的一大部分精神负担是“地

球” 一 她处在男性统治和支配之下。位妇女

当地球遭到现代人的攻击时，迪思族圣贤乔治亚娜 托巴托

一针见血地指出：“每当白人来到北方或来到我们的土地上并开始

撕裂大地时，我感到好像他们在切割我身上的肉；这就是我们对土

地的看法。它是我们的血肉。”

结 论

和 世纪的欧洲人所出身的社会，如果不是把压迫作为

一种规则，也一定是把它当作了准则，他们来到美洲，发现了土地、

村庄、乡镇和城市。所有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它们的组织方式

尊重了由各个环节生命组成的循环链，特别是尊重了与四大宇宙

方位相对应的四大元素。尽管这些土著民族无法避免人类本性所

特有的意见不一、利益冲突或武装对抗，他们中也没有人试图利用


